
汝州人文史话

小屯镇有个季寨村，但这个“季”字

不读“ji”而应读“gui”。并且“季”字上边

本不是一撇，而是一横（季）。因字典里

没有这个字，于是在有关印刷文字里甚

至地图上只能以“季”代之。

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个故事。

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有一个清

廉耿直的朝廷大臣，因遭奸臣陷害要被

满门抄斩。好心人给他透了这个消息，

为保全自己和全家性命，他决定逃离京

城，隐姓埋名，远走高飞。

一天，他逃到了汝州与宝丰交界

的地方，看这里土地虽不甚肥沃，但

还可以耕种。这里远离京城，又是两

县交界之处，向西南不远便是深山老

林，地僻人稀，官府疏于管理，他便决

定在此定居。他们选定地方后便修房

盖屋，开垦荒地，播种庄稼，开始了新

的生活。

奸臣对他的陷害没有达到目的，不

肯罢休，便向朝廷继续进谗，说要不将

他缉拿归案，必将后患无穷。朝廷便画

影图形，下令全国搜查。汝州自然不敢

怠慢，派人对近来迁居的外来户一一排

查。

一天，地保领着上面派来的人到

了这个新的外来户家里查问：“你是

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迁到这里？”外

来户主答道：“从山东来的。山东连年

荒旱，日子过不下去，来这里寻条活

路。”上面派来的人又问：“你姓什

么？”这句话问到了要害。他本姓李，

又不敢说姓李，但又实在不愿改了祖

宗的姓氏。他没有直接回答，只在桌

子上用手指蘸了口水写了一个“李”

字。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会引来麻

烦，甚至是杀身之祸，于是又在“李”

上加了一横，说：“我就姓这，认得

吗？”被派来的人往桌子上一看，问：

“你姓季？”外来户主笑了笑说：“不，

‘季’字是‘李’字上加一撇，这是一

横。”“那这个姓读什么？”被派来的人

问。读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本来就

没有这个字，是他在情急之下造出来

的。那么这个既不是李、又不是季的

怪字读什么呢？他真不愧是饱读诗

书、满腹经纶的朝廷大臣，灵机一动，

心里说怪就怪吧，于是声音洪亮地

说：“读怪。”“没听说《百家姓》里有这

个姓呀？”来人提出了质疑。外来户主

一笑说：“我听先人说，姓氏不只一

百，《百家姓》只收了常用的，还有不

少稀有姓氏没有收录进去 , 所以咱这

个姓就不在《百家姓》里。”来人一听，

说得有理，而且也听说要缉拿的朝廷

逃犯是被奸臣陷害的，不想深究，所

以就向上面报告说：“查无此人。”

从此，这家人就在这里居住了下

来。后来又有其他人家迁来，为了防匪

防盗他们又筑起了寨墙, 这个寨就叫作

“怪”寨，再后来又转了音叫“归”寨。几

年后奸臣被除，这家的冤案得到昭雪，

姓李的大臣又回京上任了。但这个季寨

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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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村的东门里路北有一座古庙———汤

王庙，庙门里右侧有一座坐南朝北的戏楼，旧

时雄伟挺拔，古色古香。上戏台的阶梯在戏楼

东侧，紧挨阶梯有间小屋，过去是演出存放戏

箱的地方，后来作为老师的办公室，当时学校

总务、我们的班主任杨书林老师就住在这里。

戏楼的后檐墙紧临大街东西路，戏楼的左侧是

正应大门口的一条甬路，甬路东是一个大场

子，这场子既是观众看戏的地方，又是学生们

平时上体育课的操场。操场北边是卷棚前的阅

台，卷棚后边是汤王殿，汤王殿东是三官殿，两

座殿并列。

这戏楼面阔6.5米，台口高2.6米，前台进深

3.5米，后台进深2.6米，舞台是青砖砌筑的，过去

有两米高，顶棚是砖木结构，房坡青瓦扣成。房

脊上是青砖雕刻飘逸的牡丹花、飞龙构成，四角

有飞檐，夏天可以看到房坡上瓦带沟里的青草

和瓦垄上的瓦松；前檐檩条由四根木柱顶立，柱

下衬着圆体石墩做基石，戏楼房坡四个边有筒

子瓦和兽头飞鸟组成，瓦垄及瓦带紧紧相扣，历

经风雨洗礼依旧无缝无隙。台柱上端平板枋和

阑额枋上透雕的游龙、飞鸟、花卉等图案，依稀

可见，形态美观灵动，刻画精湛逼真，只是有些

地方已损坏。

戏楼前操场路两边有两棵毛白杨树，三个

人都合抱不住，一棵在路东，一棵在路西，相隔

有20米左右。据说原来四棵，1958年纸坊公社建

大礼堂时伐掉两棵。听老年人说树龄有五百年

以上，树芯已经朽空，调皮小孩子还侧身进里面

玩，每年春季, 虬枝上萌发些新枝绿叶别有情

趣。树的西北方是建筑群，有汤王殿、奶奶殿、关

公殿、牛王殿。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庙里曾作

为后方医院住过很多伤病员。

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一直就在这里读书。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教室在三官殿，屋门

正对着戏楼。有一天下午，舞台上正唱着戏，我

们却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同学们

没心听，当老师转身往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有的

同学会蹑手蹑脚到教室门口透过门缝往外看，

在老师转过脸的瞬间，他们很快就坐在自己的

座位上，身子挺得特别直，那正儿八经地样子，

其他同学就偷偷地笑。课间老师不让我们出教

室，如果去厕所必须经老师批准。我们几个调皮

捣蛋的就谎称去厕所出来转一圈，只见舞台上

穿红的、挂绿的，唱的啥、念白的啥都没记一句。

上课钟声响起，我们慌慌张张飞箭似地挤着跑

进教室。

据老年人说，这个舞台演出最红火时期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曲剧名家曾在这里教场儿，

经常在戏楼上预演。有名的曲剧团团长梅德，所

领的剧团若不到外地演出，就住在这里排练，吃

喝由农会供应，偶尔也在老百姓家里吃一顿，这

里就是他们的落脚地。那时候本村热戏的有纪

保太、韩瑞申、武桶、牛河林等。演出剧目有《马

前泼水》《朱买臣休妻》《庄子点化》《天河记》等。

六十年代自然灾害停过一段后，村剧团又再度

兴起，纸坊街的理发师傅李喜才曾迁住这里当

导演，一边理发一边教戏。演出的剧目有《铡赵

王》《马三保征东》《捣灶》《刀劈杨藩》等，还上映

过电影《花木兰》《朝阳沟》《人欢马叫》《打金枝》

《三勘蝴蝶梦》《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很

多戏剧片和故事片。

那时候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庙会，前两天都

会有剧团在这里演出，看戏的人山人海，庙门口

比肩接踵，那场面至今难以忘怀。除重要节日外

地剧团来演出外，平时本村剧团也经常演出，只

记得张保平在《马三保征东》中饰演马吉虎，武

生十分威武。保德叔在《捣灶》中饰演丑角，惟肖

惟妙，活灵活现。让观众忍俊不禁，笑声阵阵。我

们在秋假或寒假里三五个发小在在一起模仿表

演，把家里的椅子板凳都派上用场，还用小刀制

做大刀长矛，用香附子草或玉米须编胡须，玩得

不亦乐乎。

据村里老年人说，这地方有两件奇事：一是

再多的观众都挤不满场地，似乎场地是会伸展

扩大似的。二是这舞台上唱戏的声音传得很远

很远，附近三里五村的人都能听到，一开戏纷纷

前来观看，尽管那时候还没有扩音机和高音喇

叭，老百姓说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当时没有

电，戏台的柱子上挂的是添棉油的老鳖灯，依旧

炽亮如昼，后来又换成汽灯，虽然不及现在的交

流电方便明亮。但是观众却比现在的人还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公社大礼堂召开动员

大会后，村里一些激进的小青年，接长梯爬到戏

楼的脊顶上砸了上面兽头和带上的装饰，用斧

头砍砸檐下的雕刻绘画，但谁也不敢吭一声。不

过舞台上照旧还唱大戏或演小节目。记得1966

年庞庄的二黄戏剧团在舞台上演《芦花荡》，有

的人把电话打到县里，说是宣扬反动思想，为草

寇唱赞歌，戏被迫停演，观众悻悻而去，边走边

小声发着牢骚。

那时外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来交流演

出。如《会亲家》《全家学毛选》小节目；还有革命

样板戏折子戏，小戏剧有《掩护》《游乡》《扒瓜

园》等。我上初中那两年，村里在春节前后组织

文艺宣传队，学校往往也抽我们学生参加，在样

板戏选场中当个配角跑龙套，还演一些“对口

词”“三句半”“快板”之类等，感到无限的快乐和

幸福。

1973年大队部在村西建成后，平时演电影、

演戏就转移在大队办公楼前的东西路路北边，

从此庙里的戏楼冷落了，汤王庙成了专一的学

校场所。后来还请人绘制了一张《学校建设规划

平面图》，这张图把整个古庙的面积列入设计，

是一排排砖木结构的砖瓦房，计划三年时间竣

工。把古庙逐步拆除，边拆边建，按设计规模可

容纳中小学生800人以上，戏楼作为唯一的一座

古建筑被保留下来。

在教室还没有全部建成时，戏楼被作为临

时教室，舞台前三个面用土坯依柱子垒起来，舞

台做教室，后场演员化妆的地方成了教师办公

室，外面学生上课，后面教师办公。每逢到这个

“特殊”的教室里，不免会品味隔栅上那隐约可

见的画图和对联。这幅图画是三位穿古装的老

翁，似交流谈话，似观景评议，形态自然，栩栩如

生，形神兼备，耐人寻味。两边的对联是：“还将

旧事重新演，聊借优人作古观”。出场进场的两

扇门口上方，一边是“歌楼”一边是“舞榭”字样。

据说对联内容和书法分别是本村的姬凤明和薛

振铎两位先生之作，图是谁画的已无人知晓，当

时曾亮丽十里八村。

1981年，按规划的新校舍全部投入使用，汤

王庙的痕迹荡然无存，唯一的古戏楼成了学校

的临时仓库。1984年，大队把代销点交给学校作

为勤工俭学项目，把学校在汝河滩的20多亩学

农基地收归大队。代销点对外营业怕影响教学，

就把店铺设在戏楼上，把戏楼后檐墙上中间的

小圆窗扒开改作店门面，隔栅也被拆除，朝大路

上垒了一个能上下的台阶，老百姓购物不再进

校园，戏楼变成了代销店。

随着初中合并，小学生又逐年减少，一大部

分教室空了下来。有的教室长期不用瓦垄脱落，

夏天雨水季节开始出现漏雨，一大部分成了险

房。这时候，村里的信男善女聚集到这里，在戏

楼附近的教室里开始给汤王爷塑像、烧香，有的

老太太就干脆住在这里，戏楼前的两排教室成

了简易的庙宇，北边两排还是教室，孩子们还在

里面上课。

新世纪初随着各学校都建起了教学楼，时

任校长苏丙建和村主任牛丙会怕这样下去影响

学校教学质量，想方设法跑资金、绘图纸，在原

汤王庙西北的地方重新规划建起了一座教学

楼，学生搬进了新校舍，原汤王庙的遗址全部腾

了出来。

简易的汤王庙随着香客逐年增多，捐资的

人也多起来，有了资金，信男善女自发组成了义

务建庙大军。他们把戏楼作为坐标，寻找当年汤

王庙各个宫殿建筑的位置，仿照当年建筑的式

样原貌逐步恢复建造，年年有进展，季季有变

化。

戏楼前还塑立了一尊观音菩萨像，洁白清

雅，自然大方，面向戏楼，塑像后有荷池和竹林，

夏季荷花竞开，竹叶青翠，互照互映，别有情趣；

周围的百日红、月季花也毫不逊色，给人一种穿

越历史时空恍若隔世的感觉，让我心潮翻滚。一

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促使我走进戏楼里。用电灯

往上照看，隐约可见屋脊檩条正中墨书文字，翻

新的时间为“大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仲冬合村重

修”（1933年）。

据说，这座戏楼起初是供奉汤王爷唱神戏

所建。至于建于何年何月已无法考证。翻修重建

时已到民国，泥瓦活是本村孟广书、张坡二位建

筑师傅，上面的雕刻是苗祥木匠师傅，他们都是

当时三里五村的能工巧匠。为了寻找这座建筑

遗留的文化痕迹，热心的老村主任牛丙会还专

门爬上高梯查勘檐下横板上雕刻的画图和文

字，通过和在该校读过书、教过书，今年已82岁

的退休教师牛修身共同印证，前面檐下横板上

除雕刻的画以外，左边有“渔舍钓”右边有“水停

舟”各三个字，正中间是“今古表奇”四个字，虽

不十分清晰，但从笔画看刚劲有力，图案美观大

方。

触景生情，抚今追昔，让人感慨万千。多少

当年很有名气的乡绅、能工巧匠、文人墨客都已

作古，然而舞台却依然存在。抚摸着它斑驳的墙

壁，燃起我从少年到老年各个时期不尽的回忆，

仿佛又听到当年那寒桥上的哭声，以及“文革”

中那欢快的歌声，互相交替，时隐时现。

2016年，初中老同学马万钊从西安回来看

望母校，在拜访了几位老师和同学后，我们一起

走进新建的汤王庙登上舞台。他触景生情，诉说

当年在舞台前发生的有趣故事，更激起我对古

戏楼的爱恋与情思。

从此，我对这座古戏楼有关的传说特别重

视并有意收集，把它的古往今生叙写下来，表达

一个读书人和古戏楼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结。

现在，村里的文艺活动场所又搬到了这里，

每逢外地来剧团或放电影，就在老戏楼的左侧

平坦的场子上，大型戏剧专车到这里一停，活动

舞台拉开，既方便简捷又美观大方。这旁边的古

戏楼宛若它的护佑神。只可惜有特殊意义每年

农历二月十五的古庙会，从一九七九年改为农

历正月十八后，一直没有再恢复。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戏楼的昔日辉煌早已

成为过眼烟云，它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无声

地诉说它难忘的过去和现在，见证着人们对它

的重视和冷漠，戏台的下半身随着大街和庙院

地势的增高，基本全被掩埋，犹如一座古式的庙

堂，戏台的雄伟壮观消失欲尽。

如今的汤王庙还有专门的主持，经常把庙

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戏楼的里里外外打理得

有条不紊。这戏楼是全镇保护最完好的一座古

建筑。它承载着岁月的记忆。

今天写下这段酝酿已久的文字，聊补我一

丝永剪不断的乡愁。

季 寨 读“ guizhai ”

古 戏 楼 情 思
◎高遂有

近日笔者得到一张《皇清诰授

资政大夫赠内阁学士衔二品顶戴

山东后补道李公得配宋夫人合葬

墓志铭》拓片，墓主为清代同治、光

绪年间汝州人李清和。通过碑文叙

述可知李清和，字润夏，号莲舫。官

至资政大夫赠内阁学士衔二品顶

戴山东后补道，光绪二十一年

（1895）八月十七日卒于河防任上，

原为三品属因公殉职，奉旨增诰授

资政大夫赠内阁学士衔二品顶戴

（相当于正部级）。

据老辈人口传，李家为清同治、

光绪年间汝州西关人，为当时官宦世

家。李清和兄弟四人，李的三个弟弟

分别为李清佩、李清琨，李清瑞。据说

李家坟在南关西寨门刘庄北，汝州西

关洗耳河大堤系由李家出资修建，此

外据学者刘孟博考证，李清和还修

过来青阁。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

月十七日李清和卒于河防任，原为

三品属因公殉职，奉旨增诰授资政

大夫赠内阁学士衔二品顶戴 (资政

大夫属文官散官官阶，相当于现在

的正部级）。撰文的是山东盐运史吉

灿升，书写的是山东学政、翰林院侍

读华金涛。撰刻是山东济南知府刘

景辰。

查资料可知吉灿升，字剑华，陕

西韩城人，拨贡出身，清同治十年

（1871）年，任山东平度县知县、署胶

州知州；光绪二十年署济东泰武临

道；1895年升山东盐运使，1898年升

山东按查使。曾参与剿灭捻军余党

《吉灿升致阎敬铭书》。华金寿

（1839-1900）字竹轩，直隶省天津府

人，光绪二十四年升任翰林院侍读“屡

掌文衡，凡所拨攉以雅正为宗人品端

方，性格耿直，疾恶入仇。刘景辰资料

暂未查到。

墓志铭是将死者的生平刻在石碑

上，放入墓穴里，随墓主棺椁一起入

葬，以求人死留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

分组成，志多有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

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有韵文概

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赞

扬死者的功业成就。

此碑碑角残长60厘米，高45厘米，

全部用馆阁体蝇头小楷书写，章法严

谨，书写流畅。全文共45行，计1650余

字，详细叙述了李清和的家庭出身、生

平事略，为研究当时的政治文化提供

了珍贵的史料价值，对汝州的史料研

究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

一方珍贵的汝州籍官员墓志铭
平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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